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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詩隔海邀同賞
《論語‧顏淵篇》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當今腳跨海峽兩岸，且伸向美西洛杉磯，自命不凡之最傑出詩人林恭祖，其所以能由福建省仙游縣一貧困子，在臺灣光復後，因同學母親之助，陪其愛子渡海來報考臺大。竟然「梁山伯」名落孫山，年輕客死異鄉；而「四九」卻一舉成名，成為臺大當年中文系最出色之風雲人物‥‥‥雖其間屢遭批鬥，受盡折磨，今已耄耋，身尚硬朗，此豈非「詩窮而後工」、「有命自天」乎！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點，林大詩人自福州來電，與吾暢談二小時，述其近日得意之＜贈楊上榮先生＞七律大作。詩曰：  
窮研易理撼乾坤，八卦常滋萬物根。手抱羅盤通地脈，眼穿玉鏡接天門。

五行相濟蒼生樂，十翼難忘贊者言。誰是人間風水使，尚榮掌上有崑崙。
                出語不凡仙樂響
乍聽之下，覺年近八十七之耄耋詩翁，作客榕城孫子宅中，不比臺北府上有《古今圖書集成》可供乞靈，卻能詠出如斯佳作，誠寶刀未老。一若棄井盦主人方子丹，亦以八十七歲為其創作之巔峰期；緣所吟成＜謁十三陵＞等一系列長律多首，凡人見而即知其乃《棄井盦集》中壓卷之作也。
    林大詩人此作，頷聯極好，蓋有得於其＜合掌＞詩：「好憑合掌接朝暉，暘谷分光到翠微。十指連心通地脈，雙眉開眼悟天機。潮來滄海無恩怨，風入靈山忘是非。人在麒麟巖上望，拈花一笑五雲飛」之頷聯。脈絡雷同，能一氣轉合，自致遠大，獨絕眾類，若有神助，天然入妙，未可追攀。恭老坦言將楊上榮誤作尚榮，後來乃知其本名原作尚榮，而是人民政府將其身分證誤作上榮，誠屬巧合。又其結句初稿作：「尚榮掌上有芳園」，最後纔以「崑崙」定案。愚當下即脫口謂：「崑崙與芳園，相隔若霄壤；未改前僅六十分，改後可得八十五至九十分，洵佳作也。」            太極卦貞龍在天
    翌日，余欣然與臺北大學曾厚成教授分享恭老此作，淺見以為：首句「窮」字出自「即物窮理」，應屬敘述自己研究易理「過程」時之謙稱；且字面上「窮困」又為「通達」之反義詞，稱人或贈人時則不宜亦不妥，應改為「研精易理」較穩當。而乾坤不容「撼」動，除非天災地變，果如此也不是正心正念詩人之所願也；又、首句﹕「乾坤」較末句﹕「崑崙」大，頭大尾小，氣勢、格局由強盛轉為衰弱，亦犯大忌。若將結句「崑崙」二字移前，改作「探崑崙」，崑崙乃仙山，傳說中眾神均駐於此，而詩家謝輝煌先生認為係暗指姜太公。據明人許仲琳《封神演義》第十五回：「崑崙山子牙下山」，述其在玉虛宮拜元始天尊為師，學道法四十年。第十六回：「子牙火燒琵琶精」，敘其在朝歌城南門開命館，上席有幅「袖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對聯，自云善能風水，又識陰陽，命理最精，知過去未來，有長生不死之術。崑崙山遠在西方，乃萬山之祖；既為洞天福地之首，堪輿者自然亟思一探其龍脈所在。次句：「八卦常滋萬物根」乃平常語，為與「探崑崙」有所承接，全句易為：「卦象龍潛破混元」；緣風水師須前往仙山探尋龍穴，而陰陽兩極未分之前，天地間混沌一片，故以龍之飛騰喻其開展也。
    頸聯下比：「十翼難忘贊者言」，鑄字、造句、鍊意及調音均未工，若改為：「十翼惟遵至聖言」，庶幾可免此憾矣。結句：「尚榮掌上有崑崙。」除了如來佛外，任何人皆不可能將崑崙山收諸掌上。所謂「納須彌於芥子」，須彌山雖無限大，大過於崑崙，但崑崙乃實有，須彌則虛無，乃寓言也。若將次句之「乾坤」二字移乎此，而成「尚榮掌上有乾坤」，似與「袖裹乾坤」相映成趣，在勘輿風水學上自然別有其一番天地，於是全詩點化為：「研精易理探崑崙，卦象龍潛破混元。手抱羅盤通地脈，眼穿玉鏡接天門。五行相濟蒼生樂，十翼惟遵至聖言。誰是人間風水使，尚榮掌上有乾坤。」詩境不亦更為高遠且深具意義乎！
                 風生水起乾坤昶
    要而言之，作詩必得才情、學力與修養兼備，方具有邁向大詩人第一步之條件；斯能風生水起，天地有靈，萬物可供其盡情吟詠。善哉！清人郎廷槐《師友詩傳錄》曰：「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剖析才與學二字，譬喻至為允切。而明人謝榛《四溟詩話》曰：「作詩勿自滿‥‥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議，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又曰：「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胚也。勤以進之，苦以精之，謙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清人薛雪《一瓢詩話》曰：「好浮名，不如好實學；豈有實學而名不遠者乎！‥‥熱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對於恃才、好名、自滿而不能勤學、謙沖、務實之詩人，此無異當頭棒喝。以上引述悉為余平日反思恆守之良箴也。十一月二十四日，恭老薦其所尊為當今聯聖‧淡江大學榮譽教授王甦闕齋先生參與大馬張英傑在臺北市教師會館之宴會時，余曾將重點約略言之。當恭老耳聞後，亦再三深入思考，一面電示堅持立場；一面又以叔度汪汪千頃之雅涵，暢言真理愈辯愈明，歡迎各界大老熱烈回響。茲為教學計，能以大詩人譽滿福州、北京之偉構，將鄙陋之淺見，羅縷紀存，雖不免有佛頭著糞之譏；但若移作指引後學之津樑，似亦功德無量也！《心月樓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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